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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红尘碌碌，不觉已是
半百虚度；世事炎凉，人情冷暖，心
头早已变得麻木。然而，提及教过自
己的老师，我的眼前就立即会浮现出
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的笑声依稀
可闻，他们的神采明晰可辨，我甚至
还能感触得到他们从我身边匆匆走过
时冲拂在我身上的气息。他们是一尊
群体雕塑，辛勤敬业和传道解惑是这
尊雕塑的主题。他们又极富个性，虽
然时隔多年，仍能让你对他们保持着
新鲜的记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得一良师又
可尝不是？况且，在我们求学求知的
日子里，启蒙、教导我们，对我们施
以终生影响的良师又远非一个，这怎
能说不是我们的生之荣幸与财富？对
于他们，我自是深怀了一生一世的感
激。他们是传递我知识，启迪我思想
的智者，是教育我做人，指引我生活
的哲人。在我的身上，我的思想中，
我的心灵里，何处不留有他们的影
子，不留有他们潜移默化中濡染给我
的深刻影响？

我永远记得上小学时的校长，兼
我们语文课的朱老师。他矍瘦白净，
衣着朴素，夏日里典型的装束就是白
衬衣、灰裤子，用棕色牛皮腰带扎着
外腰，腰上总是系着一串钥匙，喜欢
独自一人在学校的土操场上散步思
考。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是他对
我作文的一再表扬以及对我的栽培，

激发了我最初对写作的浓厚兴趣和高
涨热情，并一直持续至今。

我永远记得初中时教我数学课的
王老师，她最擅长把抽象的数学公式
函数关系用优美的图形描绘出来，让
我们得以从艺术的角度来窥见数学的
无穷奥秘和乐趣。尽管我脑袋瓜子笨
不爱数学，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向我讲
述未来生活的广阔天地和知识空间，
鼓励我奋起信心，学好基础课，争取
到大学知识海洋里去丰富学识，让我
心中升起大学之梦。

我最难忘记在张集读高中时的班
主任陈老师，他平易近人，口才颇
佳，做思想动员时总是那样地富有感
召力，使得同学们即使刚遭受了挫
折、情绪低落也会陡然间信心大增、
热血沸腾。那个年代，张集中学的生
活条件还是十分简陋，男生宿舍就是
三间大屋子。一日三餐，我们住校的
同学都是从家里带着米或者馍馍在食
堂蒸馏，然后把饭拿回来在宿舍就着
咸菜吃。每到吃饭的时候，陈老师就
来到宿舍中间，和我们说说笑笑地了
解学生情况。当得知哪位同学临时缺
粮了，他常常把自家的麦面馒头和炒
菜带来给同学们吃。其实他的家离学
校很近，但为了早、晚照顾我们生活
学习，也住进了学校的宿舍里。每天
清晨，他都和我们一起跑操，一起上
早自习。晚上下自习的时候，又会来
到教室，催促那些点头煤油灯仍在苦

读的同学按时休息。记得每到冬季，
天还没有亮，起床的铃声就响了，陈
老师总是准时来到宿舍，督促大家起
床。朦胧的晨光之中，顶着着凛冽的
寒风，看到敬爱的老师就在身边和我
们一起运动，那种氛围，那种感受，
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暖烘烘的，充
满了信心和力量。现在想起，仍然体
会到陈老师那时所给予我们的，不仅
仅是深深的师爱，更珍贵的是直面艰
苦生活的勇气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
度。

我永远记得读函授大学时认识的
岳老师，他的渊博学识、他的真知灼
见、他的诚恳谦虚，无不令我折服。
他曾把我的一篇文章拿到省级刊物推
荐发表，让我在他的感染之下，一度
曾梦想以研究学问为业，过清静淡泊
的生活。数年前，听说他毅然辞职去
了深圳，到那里闯荡、立业、发展，
使我再次因他而深受触动，为自己的
安于现状而惭愧，不自觉中便把他作
为榜样鞭策自己积极进取……

现在的我离开校园，踏上社会已
有三十余载，回想起恩师的点点滴
滴，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老师和学
生之间的感情应该是最无私、最纯
洁，最值得留恋了。这份浓浓的真情
啊，我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述，却是那
么刻骨铭心，永生难忘。感谢您，我
的老师！

在凤台县西北顾桥、马店、展
沟、阚疃一带，自古就流传着八月十
五中秋节斗蟋蟀赢月饼的习俗。每到
秋季，一些喜爱“小虫蚁”的人们便
在夜晚更深人静之时，一手打着手电
筒，一手拿着蛐蛐罩(一种用细铁丝
编织的圆筒形罩子），到偏僻的墙角
旮旯和野外的豆地或菜园地里去掏蛐
蛐。

掏蛐蛐十分讲究，要根据其长相
确定取舍，一般认为“个大、头阔、
牙长、腿壮”者为优，同时有特殊长
相的也不失为好品种。人们还习惯以
蛐蛐的相貌特征来命名，如“小红
头”、“玉石眼”、“紫玛瑙”、“宽
衣”、“长腿”等。在掏蛐蛐时，如果
发现是在蛇洞或蟾蜍洞里为它们站岗
放哨的，就会被青睐，因为这样的蛐
蛐一般都会争斗起来十分凶猛。蛐蛐
掏回来后，不能马上投入战斗，要喂
养一段时间，把它养得膘肥体壮后才
出场。而喂养蛐蛐也有很多门道，首
先要把它放在带盖的密闭陶罐中，在
罐子的底部用较硬的黄胶泥塞住罐子
的五分之二处，因为如果不用硬一点
的胶泥蛐蛐会打洞。蛐蛐的饮食也很
特别，一般要喂较硬的西瓜子剥仁，
锻炼蛐蛐的咬劲，使其在战斗时更有
力气。由于蛐蛐平时夜里都要喝露
水，所以喂的西瓜子不能太干，要含
有一定的水分。

每年的八月十五左右是斗蛐蛐的

季节，战斗双方要通过中间人商定输
赢的价值。在五六十年代经济匮乏时
期，一般就拿月饼做赌注，赌注小
的，每赢一局得一块月饼，大的得一
封五块。对阵双方往往还会有助力团
参与其中，输赢风险共担，也可以与
助力人一起下赌注。所以每到斗蛐蛐
时，十数人围在一个宽敞的场地上，
最里面的是蹲在地上的对阵选手，外
围的助力团人员，或站着或立在凳子
上观战。每场战斗的局数有双方商
定。一场战斗下来，对阵双方心绷如
弦，紧张得额头冒汗，观战的腰酸腿
疼脖子拗筋。最有趣的是开战，双方
将商定的蛐蛐，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
器里，用一根细竹针在一端缠上老鼠
胡 须 做 的 撩 拨
工 具 ， 催 动 两
只 蛐 蛐 头 顶
头 ， 犹 如 仇 人
见 面 分 外 眼 红
便 开 始 厮 杀 ，
用 两 个 凌 厉 的
牙 齿 咬 住 对 方
的 牙 齿 进 行 角
力 ， 由 于 双 方
两 只 大 腿 同 时
用 力 ， 将 前 半
身 拱 起 ， 待 一
方 精 疲 力 尽 时
便 败 下 阵 来 ，
这 时 暂 时 获 胜

一方，便得意的展开翅膀“咯咯”高
唱起来。有时由于咬合较紧，双方可
以连翻几个筋斗也不松口。比赛有时
一个回合决定胜负，有时暂时失败的
一方喘过气来后，又开始厮杀，经过
多个回合，直到一方被另一方追得沿
着容器边沿打转逃跑。那打斗场面绝
不亚于古代角斗士角力，令人感叹叫
绝。

斗蛐蛐的场景已数年不见，然而
儿时看过的情景依然记忆清晰。看看
现在孩子们都在玩电子游戏，深深感
到现代科技发展变化，想想幼儿时玩
耍的游戏也早已荡然无存，有时还真
有点怀念。

从没有想过我的滴水观音会死，而且养
了五年之久！但它确实是死了，死于这个本
该枝叶茂盛的季节，水过勤致死。

五年前的那个初夏，地处淝水三湾水的
凤台小城内外到处弥漫着花香的味道，我想
这个季节应该是养花的季节，或许是要买些
花草或者绿色植物之类的，一来可充实办公
室的单一色调，二来可有效的吸收屋内的甲
醛和异味，于是我经过精心挑选以 24
元的价格买了一盆滴水观音。

我把滴水观音放在办公室飘窗
上，为的是让它吸收足够的阳光，再
仔细观察这盆绿色植物：有三个主根
茎，每个根茎上都长出多片的绿叶，
叶片肆意向外伸展着，个个泛着娇嫩
的绿色，翠绿欲滴，而整体又给人一
种成熟、高雅的风韵美感，让人赏心
悦目，心旷神怡！为了能让它长得更
好，我还特意买了花草专用肥和一把
喷壶，隔三差五地浇点水，原本以为在我的
精心侍弄下，这花该枝繁叶茂了，可过了段
时间，我发现滴水观音的叶子仿佛结了一层
铁锈，没有了原来的葱翠欲滴的模样，最大
的一片叶子还耷拉着，甚至还有两片叶子枯
死，滴水观音生病了！既然买了就应该至始
至终的把它养好，植物也应有生命的。于是
我上网查询求治疗的最佳答案，最终经过施
药救活了它，在以后的日子里，滴水观音似
乎比以前长得更加枝繁叶茂，那片片翠绿的
叶色成了办公室唯一的风景，而我渐渐发现
原来我喜爱上了养花，甚至我的性格也在发
生微妙的变化，烦躁善变的心绪也慢慢变得
沉稳了下来，莫名的心静！我想这是不是观

音送给我的福音？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滴水观音经历了

五个冬夏春秋，虽然有时出现叶黄凋落，但
每次却又以旺盛的生命力生长着，根茎比刚
买的时候粗壮多了，叶片也长得宽宽大大
的，碧绿碧绿的越发惹人怜爱了。但却在这
个夏季枯枝溃死，叶子基本都枯黄脱落了，
根部也腐朽了，只是花盆中的都是污浊的泥

水，可怜的滴水观音！我知道这段时间是因
为我的粗心和疏于打理，而这一切都是源于
我的心境，我的心忽而一下变得很痛，痛得
竟然瞬间无法呼吸，我的忽视扼杀了滴水观
音的生长？然它竟然是有灵性的，不然我的
心为何而痛？是的，很久没有认真的管理它
了，甚至有时瞥见盆里的土开出很宽的裂
缝，我也没有给它浇水，偶尔心情好的时候
才想起来浇灌一下，甚至漫灌，我想我是违
背了滴水观音正常的生长需求，明知道它是
温湿半阴的热带和亚热带植物而恶意的改变
它的生长环境，那么它应该是向往大自然山
脚下的那株滴水观音的那种生存？是我把它
圈养了，原本它是需要阳光雨露的，只有雨

润观音才能滴水。慢慢沉寂的心又逐渐变得
惴惴不安起来，那么经过了五年的修养生息
我的定力还达不到足够的沉稳？

看着眼前的滴水观音，想起了现在生活
在幸福中的孩子们，他们天天被父母老师关
在温室里，小心呵护，生怕得不到最好的爱
护，可事与愿违，这些温室里长大的娇儿
们，体质孱弱，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而

那些从小在田野里风吹日晒、在乡
村小路上、在条件艰苦的山窝里奔
走几个小时去上学的农村孩子，却
个个精壮神气，谁说这不是大自然
赐予他们的恩惠呢？也许，滴水观
音还有存活的希望，想到这，我把
盆里的土倒掉，然后仔细地剥掉根
部的枯皮，发现竟然还有一截好
茎，我欣喜不已，换上新鲜带有湿
气的泥土，培好，再把盆搬到室外
的阳台上，也许过段时间应该有让

我惊喜的东西，我会在沉寂中期待着！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一颗葱郁的老槐树，
今年五、六月间，这棵老槐树下来了一群学跳舞
的老大妈。每天晚上，这些舞者在这棵老槐树下
翩翩起舞，小区里的居民有幸成了观众。

在一般人看来，跳舞是些年轻人的娱乐享
受，而在这棵老槐树下，跳舞的却是一群有着孙
儿的大妈们，她们学跳的不是最近流行的广场
舞，而是交谊舞中的华尔兹、布鲁斯、恰恰、伦
巴、水兵舞等。

说句实在的，我也是一位有着 30多年舞龄
的爱好者。记得第一次看到她们踩着乐点笨拙、
僵硬地移动舞步时，觉得有些着急可笑——她们
的身材早已在时光的打磨中走了样，显得胖而臃
肿，学跳这些舞蹈多少有点自找难看。

然而，她们学跳舞的态度非常认真，每天晚
上 19时 30分准时到场，她们会身穿黑色镶红边
的舞蹈裙，脚穿专业的舞蹈鞋，准时来到老槐树
下集合。

教他们跳舞的老师是一位年过六旬的男性老
者，姓岳。这位舞蹈老师长得非常精巧，教学
时，他总是穿着一身宽大的纱料舞蹈衣，跳起舞
来又轻松又有节奏，一看便知跳了多年的舞，这
位老师对舞蹈十分虔诚，对这些大妈们的要求非
常严格。

这些大妈都是没有一点舞蹈基础的人，学起
舞来非常费力。刚一开始，她们只能按照老师的
步伐，一步一步地去学。由于记忆力不太好，她
们常常是学会前一步，就忘了后一步，时间一长
难免引得老师发脾气，即使如此，她们依旧耐心
地向老师讨教。

有一次，学员陈贤菊因为一个动作始终学不
会，竟被老师责备哭了。不过，她没有退缩，用
手巾擦干眼泪，继续练舞。

后来，这群大妈慢慢适应了老师的脾气，舞
技跳得一天比一天提高。

她们刚开始学跳舞时，周围会聚起许多看热
闹的人。起初，她们对众人围观感到很不自在，
学起舞来扭扭捏捏，不时也会引来老师的训斥。
一天，在课间休息时，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
说：“认真是对所有人的尊重，你们是表演者，
只有认真地去跳，才能对得起自己，不负观众对
你们的希望。”这句话，让他们对围观的目光变
得坦然起来。

如今，大妈们能够上场跟着音乐节奏跳完一
支舞曲了。

在今年国庆节的晚上，当她们两人一组，跳
完北京平四《走向新时代》舞曲后，看热闹的人
向她们送上了最热烈地掌声。

·人间真情·

师 恩 难 忘
􀴁陈明

·朝花夕拾·

斗蟋蟀赢月饼
􀴁潘丰家

·生活点滴·

老 槐 树 下 新 生 活
􀴁胡仲昌

·感悟人生·

滴 水 观 音
􀴁高梅

编者按：2018年10月11日是凤台县城第一次解放70周年纪
念日。70年前今天，我们的先辈们冒着生命危险，攻打凤台
县城，消灭地方顽匪，阻止北上援敌，配合即将开始的淮海
战役。为了使读者了解当时解放凤台县城的战斗实况，缅怀
先烈的丰功伟绩，特刊发此文，以示纪念。

（一）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全面进入大反攻阶段，淮海战
役即将打响。豫皖苏六分区所属县城中的怀远、凤台和颍上
三县尚未解放。此时的凤台县委、县政府，在
凤台先后开辟了白塘、清泉、新河、金沟、界
沟、古沟、潘集等地区，相继建立了区、乡政
权，并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
反动势力，使凤台的敌人如惊弓之鸟，龟缩在
凤台县城，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配合淮海战役行动，牵制沿淮一带敌
军北上增援，豫皖苏军区六分区党委，决定攻
打凤台县城。

（二）

战斗之前，豫苏皖军区六分区司令部，派出分区侦察参
谋丁香圃等来到凤台，在新河区队胡立国的配合下，多次化
装到城北岗湖村，通过我党争取利用的国民党保长胡如九，
初步了解敌情。之后，侦察参谋丁香圃等，在群众的掩护
下，以卖菜为名，进城实地侦察。经过十余天的侦察，基本
摸清了驻凤台县城敌人的兵力和布防情况。驻守县城内和城
周围的有国民党省保安八团三营、县警察队、县常备队、县
保安大队、新成立的“正义”部队 （土匪武装） 和淮南矿
警、交警等。国民党省保安八团三营的三个连，分别驻守在
河东烟墩山、城东黄土山和城西大孤堆，营部设在黄土山。
县保安大队在城西郊驻两个中队，在城北郊驻两个中队，在
黄土山驻一个中队，看守监狱一个中队。“正义”部队驻河

南。县警察队和县常备队的两个中队驻城内，县常备队的另
两个中队，分别驻硖山口和河东芦塘孜。淮南矿警和交警驻
孔集一带。敌人在西大孤堆和城北、城东分别构筑了掩体工
事，设置了火力点。敌人主要兵力分布在大孤堆、黄土山和
北大坝，其中又以大孤堆和黄土山为主要支撑点。

（三）

在摸清凤台县城敌人的兵力和布防之后，1948年 10月
10日，豫皖苏六分区主力部队十一团、十二团，遵照军分区

命令向凤台进发，当晚行军至凤台境内界沟集、丁集一带。
部队宿营后，以连为单位进行了战前动员，战士们个个摩拳
擦掌，争表请战决心，战斗情绪十分高涨。

11日，十一团、十二团和凤台县武装，在军分区率领和
指挥下，直逼凤台县城。军分区指挥部设在城西八里塘村，
军分区司令员李浩然、政委罗野岗、副司令员夏云飞、参谋
长王枫等亲自部署战斗。十一团从东门和北门进攻，团指挥
部设在古城孜，团长郝宏基、政委洪映；十二团从西门进
攻，团指挥部设在缪郢孜，团长蒋汉卿，政委霍大儒。同
时，军分区指挥部从十一团五连抽调一个加强排，从凤台县
武装抽调部分精干力量，组成独立支队，由十一团参谋长冯
韬指挥。独立支队除留下部分兵力在架河堵截田家庵援敌

外，其余力量由冯参谋长率领，强渡二道河，占领烟墩山，
封镇黑龙潭，阻敌东逃。县大队一连在城西沙木陈庄，守卫
颍凤公路，警戒颍上、正阳关之援敌。白塘、新河、界沟等
区队，担任执勤任务。一切部署妥当后，作战人员按照各自
任务，迅速进入前沿阵地，隐蔽待命。

（四）

10月11日黄昏时刻，军分区指挥部发动总攻命令。顷刻
间，凤台县城东、北、西门号声齐鸣，炮火连天，杀声震

耳。这突然的攻击，使城内敌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十一
团冯韬参谋长率领的独立支队首先顺利渡河穿插到拐子集，
迅速消灭烟墩山守敌，封锁了黑龙潭渡口。

十二团在西门进攻中，以二营为主攻，二营四连担任突
击任务，三营为助攻，一营为预备队。向大孤堆的敌军发起
了猛烈攻势。

与此同时，十一团也在东门、北门与北大坝和黄土山的
守敌进行了激烈战斗。十一团三营的任务是主攻北大坝，该
营的九连为尖兵连，尖兵连的九班为尖刀班，尖刀班的九名
年轻战士，冒着敌人的射击，一次又一次进攻，终于摧毁了
北大坝两侧敌人的火力点，其中七名战士不幸牺牲。攻打黄
土山的二营指战员，得知北大坝已被我攻克，士气更加高

涨，猛冲狠打，一举歼灭了黄土山守敌。接着，一营、二营
迅速向南门发展，抢占淮河渡口，封锁了敌军南逃之路。此
时，城内敌人见城东、城北两面均被我军占领，城西又有我
十二团正在进攻，因此走投无路，乱作一团，在我十一团一
营、二营的夹击下，被击毙或南逃渡河溺水而死的敌人数以
百计。

在十一团聚歼守敌之际，正是十二团在城西大孤堆血战
之时。因大孤堆地形特殊，南面是淮河，东面和东北面是西
城河，只有东西一条通道连接城内，加之敌人工事坚固，火
力密集，敌堡四周地形开阔，没有隐蔽物，因此不易接近。

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营四连官兵，被敌堡内喷射出
来的条条火舌，压得抬不起头来。我方在轻重机
枪掩护下，连续组织几次爆破都未成功，数次冲
锋，均被打了回来。二营营长李振海、四连连长
王福成，指导员刘法家、班长刘会民等干部战士
数十人在连续冲锋中光荣牺牲。此时，四连战士
含泪要求：继续突击，誓战到底，痛歼顽敌，为
战友报仇！团部首长决定，由六连协同四连，继
续发起强攻，同时命令一营由城内出击，断敌后
路，包抄守敌。一营迅速绕道冲入城内，直扑大
孤堆，与六连一起将守敌团团围住，全团加强火
力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在我强大攻

势下，敌人见孤军无援，遂缴械投降，全城战斗结束。

（五）

第一次解放凤台县城战斗，消灭了国民党保安八团三营
的大部及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约 600 人，缴获敌军机枪 2
挺，轻机枪 5挺，手炮 3门，步枪 300余支，子弹 20000多发
和大量其他物质。并搜捕了县参议长、肃反专员张铭诚，特
务组长廖多沂，常务队中队长张牧九等国民党县政府要员。
军分区在城内贴出《安民告示》，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我党我
军政策。

翌日下午，我参战部队全部撤出凤台县城。

·史海勾沉·

凤台县城的第一次解放
􀴁凤台县新四军研究会 俞志华


